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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赫梯文明的创造者!

李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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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印欧赫梯人是赫梯文明的创造者，国内外古代史学界至今未曾质疑这一观点。然而，从赫梯

国王对周边民族专门人才的引进和对他们的态度以及赫梯文明中大量的外来文化成分等方面，不难看出，

印欧赫梯人认识到他们所处的文明发展状况，认识到其他民族或国家的人才及其参与能够对赫梯王国的

发展做出贡献，所以，对内，他们容纳了文明化程度高于自己的哈梯人；对外，他们不断引进所需要的各门

类的专门人才，使他们在赫梯王国的发展中充分发挥所长，并通过他们加快了赫梯文明的创造和发展。那

些在赫梯王国的哈梯人、鲁维人、帕莱克人、胡里特人、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参与和贡献，表明他们也是赫梯

文明创造者中的一支力量。赫梯文明的创造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印欧赫梯人，应当把印欧赫梯人看作是其

中的主体，而不是这个文明唯一的创造者。
＊

一　赫梯文明与印欧赫梯人的主导作用

在赫梯语被确认为属于印欧语系的一支和一个被称为“赫梯”的古国在小亚细亚半岛中部地区被
发现后，操印欧语的这支部落被认为是赫梯王国的建立者，这个古老文明的创造者也自然被看作是印
欧赫梯人或赫梯人①，这是赫梯学界长期以来普遍认同的观点。虽然国外赫梯学家们认为赫梯文明
是一个混合的文明②，普遍赞同它受到其他民族或部族文化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深入研究了赫梯王国
与周边和两河流域地区之间的交往，指出了美索不达米亚书吏等在赫梯王国的活动和他们对赫梯楔
形文字书写系统等方面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③，个别学者乃至提出了赫梯宗教形成的多元创造说④，
但是，他们至今仍简单地把印欧赫梯人等同于赫梯文明的创造者，没有改变印欧赫梯人是赫梯文明的
创造者这个结论。近年来，国内个别学者提出了哈梯人的作用，对这个问题有了一点新的认识⑤，但
是，这毕竟不尽全面。
印欧赫梯人在赫梯文明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是不争的事实。首先，他们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印欧赫

梯语（简称赫梯语）。赫梯语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比例，而且那些涉及王国内部事务的文献都是
用赫梯语撰写的，如国王们的年代记、敕令、法典和土地赠与文书。虽然古王国时期诸如国王哈吐什
里一世的政治遗嘱有阿卡德语文本，但是，它同样有赫梯语文本。赫梯国王们在历史上与诸如古埃及
法老和米坦尼国王等签订的外交条约，既有阿卡德语文本，同时又有赫梯语文本。此外，诸如哈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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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１９５７年），第２３７页。另一位美国学者麦克马洪把赫梯文明看作是一个哈梯文化与印欧文化和胡里特文化混合的产物
（麦克马洪：“赫梯人的历史”，第６５页）。我们认为，外来文化为印欧赫梯人学习和借鉴，并在赫梯人的融合下发展成为赫梯
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赫梯文明是一个具有多种外来文化成份并存的文明综合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混合物。

美国密希根大学近东文明系的贝克迈教授持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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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作者认为，安纳托利亚人、印欧语的赫梯人上层、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都对赫梯宗教做出了贡献。

周启迪：《世界上古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２９页。



阿卡德语、胡里特语的宗教、神话和医学等各类文献也用赫梯语翻译过来。可以说，赫梯语的使用贯
穿于赫梯历史的全过程。无可争辩，这种语言是赫梯王国官方使用的最主要的、第一位的语言，称得
上是“国语”①。
纵观赫梯历史，在印欧赫梯人早期建国和强国的道路上，国王的儿子们、兄弟们和他的姻亲和血

亲以及众士兵，都与国王团结在一起，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敌国。穆尔什里一世对叙利亚北部重镇哈拉
颇和两河流域巴比伦城的成功征服离不开他的血亲和姻亲们的支持。帝国创建者苏庇鲁流马一世国
王的诸位将军大多是他的儿子，他们在征服和稳定叙利亚北部地区和赫梯帝国的创建活动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穆瓦塔里二世国王苦斗古埃及法老和对北部边疆的收复，也离不开他的兄弟和将军哈
吐什里的支持。历代赫梯国王戎马一生，他们的成功与制定的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审时度势的外交政
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从整体上而言，王室成员们在对外战争中忠诚和团结。从这里，我们看到印欧
赫梯人显然是赫梯王国的核心，在本民族强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赫梯王国在公元前２千
纪称雄古代小亚细亚半岛和成为古代近东世界一大强国的主宰。
印欧赫梯人最初迁移到小亚细亚半岛时尚处在半游牧、半农耕的发展阶段，在向文明社会过渡和

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文明化程度高于自己的诸如哈梯文化等其他多种文化的影响。
然而，这种被动性很快被他们转化到对外来文化主动的学习、借鉴和吸收上来，这既表现在对外来先
进文化的非排斥态度和广泛地吸收及运用上，也表现在对本土和其他地区具有专门技能人才的重用
和引进等方面。显然，印欧赫梯人是他们自身文明化进程的主人，赫梯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形成的确
是在印欧赫梯人的导演下实现的。但是，这一事实只是表明，印欧赫梯人是赫梯文明创造者中最重要
的一支力量，并不能由此证明他们是赫梯文明唯一的创造者。

二　赫梯国家的哈梯人、鲁维人、胡里特人、美索不达米亚人等其他异族的创造活动

印欧赫梯人被认为是小亚半岛地区的一支外来移民，大约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前后迁移到该地区。
由于至今没有记载他们的人口数量的赫梯语文献以及其他相关的史料，印欧赫梯人移居该地区时的
数量和在半岛中部地区定居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无法做出判断。一些赫梯学者认为，迁移到小亚细
亚半岛中部地区的印欧赫梯人的规模并不大②，很可能主要分布在中部哈吐沙和它相邻的一些地区。
在半岛南部的塔尔浑塔沙和北部叙利亚的卡尔开米什和阿勒颇也有少量的分布③。此外，在公元前２
千纪的赫梯王国时代，印欧赫梯人并不是定居在半岛的唯一部族，在半岛中部和其相邻地区还分布和
定居着哈梯人、鲁维人、帕莱克人和胡里特人。
哈梯人被认为是公元前３千纪半岛中部地区文化的创造者④，而且很可能是该地区的土著居民。

印欧赫梯人在以武力征服了哈梯人之后，很可能只是使他们臣服和归顺。现存赫梯文献没有任何有
关哈梯人被迫移民的记载，恰恰相反，———土耳其赫梯学家阿库嘎尔认为，———哈梯人仍然在赫梯时
代占有绝大多数的人口⑤。外来的印欧赫梯人不仅同土著哈梯人在这块土地上共生存，还使哈梯人
融入到了他们的社会生活中。
许多赫梯文献证实，哈梯人或者生活在赫梯都城内外，或者生活在其邻近地区以及半岛中部赫梯

王国的广大范围内。根据赫梯古王国时期礼仪文书和宗教祭礼文献的记载，赫梯王国这一时期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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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马一世在征服了叙利亚北部地区后设立的两个封侯国，他派遣他的两个儿子分别驻守并行使统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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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当中一些人员的名字很多都是哈梯语词汇，如卫兵、侍从、守门人、斟酒者、信使、乐师、唱诗班的歌
手、朗诵者、小丑、铁匠、理发师、厨师、酒保、做帐篷的人、商人、搬运工以及一些祭礼人员的名字。在
赫梯国王举行的具有哈梯文化背景的各种宗教祭祀仪式中，那些男女祭司由土著哈梯人的祭司来担
任。根据两篇赫梯语训诫文献的记载，赫梯王宫中的一些守门人和理发师等是哈梯人，他们在工作中
用哈梯语会话①。在与哈梯文化相关的宗教节日活动中，演唱的歌手也是哈梯人：“国王在奈里克雷
雨之神的位置上举杯一饮，歌手用哈梯语唱起了歌声……”②赫梯语文献中的“铁”和“铁匠”术语源于
哈梯语，铁的冶炼无论在哈梯人还是后来的赫梯王国时代都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因此，赫梯王国
时代的那些铁匠很可能仍然是土著哈梯人。
虽然目前直接证明哈梯人在赫梯王国各个生产领域中的数量和情况的文献还比较缺乏，但是，毕

竟早期赫梯文献中出现的王国各个生产领域中劳动者的名称多为哈梯语词汇，哈梯人毕竟是小亚细
亚半岛中部地区古老文化的创造者，而印欧赫梯人只是在哈梯人生活的家园定居和建立了他们的国
家。纵观赫梯文明起源和发展演变的历程，哈梯人及其文化在这一时期对印欧赫梯人的影响尤为突
出，他们对印欧赫梯人的文明化和赫梯文化的起源、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我们认为，以上提到
不同身份和不同职业的劳动者并不简单只是拥有一个哈梯语的名字或名称，他们很可能就是或者说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土著哈梯人，是赫梯王国各个领域中的生产劳动者。
鲁维人也是古代印欧民族的一支，与印欧赫梯人为邻，居住在半岛的南部和西南部以及南部地

区。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以及鲁维人在赫梯人各项活动中的参与均得到了证实。根据赫梯法典的
记载，他们之间在商业贸易等领域很可能已建立起广泛的交往③。在其他领域，一篇赫梯语宗教仪式
文献记载了一位名为查尔皮亚的鲁维人的医生在哈吐沙城的情况④。赫梯人的诸如吐那维仪式、普
里亚尼仪式和查尔皮亚仪式是从鲁维人那里借鉴来的，这些宗教仪式文献不仅有鲁维语文本，还有赫
梯语译本。更重要的是，所谓吐那维和普里亚尼，其实就是鲁维人的魔法术士。

近年来，一些学者指出，赫梯王国的人口数量绝大部分由讲鲁维语的人构成，至少在赫梯新王国
时期（即帝国时期），赫梯语很可能只是统治阶级的语言⑤。梅尔彻特认为，几乎可以确信，操鲁维语
的人是晚期青铜时代安纳托利亚人口数量最大的⑥。这就是说，印欧赫梯人的人口数量很可能并非
占有绝对的比例。作为赫梯帝国的一部分，尽管鲁维人的一些邦国敌对赫梯国王，但是，毕竟鲁维人
没有成为赫梯国王不可逾越的敌对势力。恰恰相反，他们在赫梯帝国相当长的时期内是赫梯国王能
够比较有效控制的地区。另一方面，在赫梯帝国时期，以象形文字鲁维语碑文为特征的文化发展表
明，赫梯文化的鲁维化与鲁维人的联系更是密不可分。

帕莱克人也是半岛古代印欧民族的一支，居住在半岛的西北部地区。他们与赫梯人的联系和参
与赫梯社会生活的情况见于文献的记载。赫梯法典提到他们之间在赫梯古王国时期已建立起商贸关
系，一篇这一时期的誓言仪式文献清楚地表明，该仪式的主持者安娜是一位帕莱克人⑦。在赫梯语兹
帕尔瓦和洁秽宗教仪式文献中，其中的一些段落是用帕莱克语写成的，而且牧师还用帕莱克语在仪式
中祈祷。帕莱克人在赫梯人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可见一斑。
现存楔形文字鲁维语和帕莱克语文献只出土于印欧赫梯人的都城遗址，这似乎意味着印欧赫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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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他们之间的确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虽然至今还无法证实鲁维人的书吏在哈吐沙的活动，但是，印
欧赫梯人使用的象形文字则是从鲁维人那里学习来的。鲁维人和帕莱克人已为印欧赫梯人接受并融
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鲁维人和帕莱克人也参与了赫梯文明的创造和发展。

一部分胡里特人大约在赫梯中王国时期迁居到半岛东南部的基祖瓦特那地区，这里与赫梯国王
的势力范围相邻。在赫梯帝国时期，该地区则完全在赫梯国王的控制下。

印欧赫梯人与胡里特人的密切联系始于中王国时期。吐塔里亚二世国王娶了拥有胡里特语名字
的妻子，即尼卡尔玛梯（他们的女儿阿诗姆尼卡尔也是胡里特语的名字）。她是至今所知最早拥有胡
里特人名字的赫梯女王。从那时起，不少赫梯国王的妻子都以胡里特人的名字为名，如吐坦里亚三世
之妻塔吐海帕，苏庇鲁流马什一世之妻亨梯和穆瓦塔里二世之妻塔努海帕。哈吐什里三世在途径基
祖瓦特那地区库玛尼城时，与当地大祭司的女儿普吐海帕结婚，而普吐海帕也是一个典型的胡里特人
的名字。此外，一些王子也是如此，如阿尔努旺达之子阿什米－沙鲁玛、苏庇鲁流马什一世之子沙里－
库苏赫、穆瓦塔里二世的后裔塔里－沙鲁玛和乌尔米－泰苏普等等。

究竟这些赫梯女王们是胡里特人，还是各自只是拥有一个胡里特语的名字呢？尽管赫梯文献没
有确切的记载以证明她们是胡里特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尼卡尔玛梯时代，胡里特文化第一次对
赫梯文化产生显著影响。同样确凿的是，普吐海帕来自半岛胡里特人居住的地区，而她的婚嫁正是赫
梯王朝全面胡里特化的开始。更何况，她在赫梯帝国时期参与政治和外交活动，与古埃及法老和女王
书信往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学者们认为，普吐海帕是一位来自基祖瓦特那地区的胡里特公主①。
根据赫梯文献的记载，普吐海帕曾命令书吏官乌尔－玛哈收集整理在哈吐沙所藏的来自基祖瓦特那地
区的胡里特语文献②，她的这种行为无疑是对故乡和本民族文化思念的反映。因此，我们认为，普吐
海帕和尼卡尔玛梯等女王很可能就是胡里特人，正是由于她们加入到赫梯王室，才使得赫梯王室内部
出现了显著的胡里特化的局面。

另一方面，在赫梯帝国时期，并非所有赫梯国王的妻子都取胡里特语的名字。苏庇鲁流马一世的
第二位妻子塔瓦娜娜便是其中的一位。这位来自巴比伦的公主取了一个赫梯化了的哈梯人的名字，

她在赫梯王国努力加强美索不达米亚神灵的崇拜地位。我们认为，这个现象既表明了这位巴比伦公
主没有接受胡里特文化的影响，也说明了在赫梯王室内部很可能只有胡里特人或印欧赫梯人与胡里
特人的后代拥有胡里特语名字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如果认为印欧赫梯人只是借用一个名字的话，那
么，胡里特文化对赫梯王室和赫梯文明绝不至于产生如此大的影响③。
见诸赫梯文献中的阿柯尼、克里泰苏帕、库帕拉比、古尔－沙鲁玛、乌尔米－沙鲁玛等书吏都是胡里

特语的名字。他们的出现常与那些胡里特语－赫梯语双语文献有关。在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出土的一篇属
于赫梯帝国后期的赫梯语－胡里特语双语文献中，赫梯语部分出现了一些语法错误。赫梯学家们指
出，这些错误很可能是一位母语属于胡里特语的赫梯书吏而为④。那么，这位赫梯书吏当然与胡里特
人有关。基库里文书是一篇至少包括四块泥板的驯马文献，虽然是赫梯语成文，但是，四块泥板的撰
写人却是不同的胡里特人的书吏。由于他们对赫梯语掌握的程度不一，因此人们看到，他们在把胡里
特语驯马文书翻译成赫梯语时，如果不知道某些胡里特语词汇的赫梯语形式，就干脆直接在赫梯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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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胡里特语的形式①。这意味着，这些赫梯语文献很可能是从胡里特语文献翻译过来的。许多
赫梯学者认为，这些拥有胡里特语名字的书吏很可能就是胡里特人或与胡里特人有关，所以，胡里特
人书吏在哈吐沙的出现不是不可能的。
由于胡里特人擅长于施展各种魔法，因此在赫梯人的宗教祭祀活动中常常作为牧师主持祭祀活

动中的魔法仪式。在这些牧师中，有阿莱吐拉黑女牧师、阿尔泰什那牧师、阿什努尼卡里牧师、阿什塔
比沙鲁牧师和埃哈尔泰苏普牧师，等等。在赫梯人举行的诸如胡里鸟等与胡里特文化背景有关的神
谕活动中，占卜者由胡里特人担任，如阿祖、哈尔。此外，胡里特人的歌手们在赫梯人的一些祭祀活动
中用本民族的曲调演唱。胡里特人的医生已被证实在赫梯都城行医治病，如阿扎里。同样，驯马文书
的发现和赫梯人对驯马方法的学习和掌握与胡里特人不无关系。一些学者甚至指出，赫梯人对该项
技术的掌握，来自米坦尼的胡里特人的驯马师很可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②。

一些属于赫梯中王国时期的阿卡德语文献出土在哈吐沙城，贝克迈认为，这表明了印欧赫梯人与
美索不达米亚人之间在这一时期有了直接往来的关系③。印欧赫梯人与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之间的联
系在赫梯帝国时期更为密切。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与巴比伦国王卡达什曼－吐尔古签定平等条约，

建立姻亲关系，并且互派使节。然而，双方间的直接联系并不是只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外交礼仪的往
来关系上。在赫梯国王们的请求下，巴比伦和亚述的书吏、医生、业主、祭司和雕工等具有专业技能的
人先后或同时来到赫梯王国。这样，他们之间的直接联系建立在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基础上了，不仅体
现在语言文字、宗教生活上，也体现在医学、经济和艺术等领域。

根据赫梯文献证实，国王苏庇鲁流马一世迎娶了一位巴比伦公主———塔瓦娜娜④。在赫梯帝国
强盛时期，女王普吐海帕在致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一封信中，记载了她也使一位巴比伦女子远
嫁到赫梯王室的事件⑤。此外，赫梯帝国后期吐塔里亚四世国王很可能也与一位巴比伦公主联姻⑥。

巴比伦和亚述书吏在哈吐沙城的活动也同样得到证实。那拉姆·辛神话的题记清楚地记载了该
文献赫梯文本翻译者的名字，即书吏哈尼库依里，他父亲的名字阿努－沙尔－依拉尼也出现在这里。可
以肯定，阿努－沙尔－依拉尼是一个真正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名字，而且他很可能是一位巴比伦人。学
者们普遍认为，阿努－沙尔－依拉尼很可能授命于巴比伦国王的派遣，他最初的使命主要是帮助赫梯国
王用阿卡德语起草外交书信等文献，后来他在赫梯王国安家立业，并在哈吐沙城建立了一个书吏家
庭，同时传授阿卡德语和楔形文字的书写方法，等等⑦。

在一篇赫梯文雷雨之神赞美诗文献中明确写有ＤＵＢ．ＳＡＲ　Ｐａｂｉｌｉｌｉ———“来自巴比伦的书吏”，这
一记载亦见于它的题记部分，遗憾的是，书吏的名字不存。可以肯定，这篇文献的赫梯语文本是由这
位巴比伦书吏在哈吐沙城从阿卡德文本翻译过来的。此外，现已知在赫梯王室供职的还有两位亚述
书吏，即玛尔赛鲁亚和那普－那沙尔⑧。

根据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致巴比伦国王卡达什曼－恩里尔二世的一封书信，我们看到了巴比伦
医生和祭司来到赫梯王国的情况⑨：

　　对我的兄弟说道：“有关我的兄弟向这里派遣医生一事，那时，他们接到了那位医生，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当疾病缠绕他时，我自己为他竭尽全力。我为他主持仪式，破除病魔，但是，当他的日子［……］来临时，他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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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绝没有扣押这位医生！对我的兄弟说道：“在我兄弟穆瓦塔里统治时期，当他们接到一位符咒祭司

和一位医生并要将他们扣留在赫梯，我与他争辩道：你们为什么要扣留他们？扣留他们是不对的！我现在扣留

了那位医生了吗？他们在这里接到的前一位咒语祭司可能已死了。［便是那位医生］还活着———与他结婚的那

位女子是我的亲属———一户美好家属的主人。［如果他］说：我愿意回到家乡！让他起来，回去！”［……］难道我

会扣留玛尔都克神的一位伟大的医生吗？

根据这篇文献，前后有两位巴比伦医生来到赫梯王国。其中，后者长期生活在赫梯王国，诊治疾
病和传授医学知识。巴比伦医学文献相继在哈吐沙城发现，这些文献分别是药典、治疗结膜炎和感冒
发烧的处方，还有两篇文献涉及自然分娩和治疗阳痿的内容。此外，许多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的医学
术语在赫梯语文献中得到应用。可见，赫梯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巴比伦医生的贡献和两
河流域医学的成就。巴比伦人的祭司也进入赫梯人的宗教生活之中，他们的神谕观念和从事各种神
谕活动的方法以及仪式也为印欧赫梯人所掌握。
巴比伦雕刻艺匠同样得到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的邀请，在赫梯王国履行职责，参与赫梯人的雕

塑艺术作品的制作①。学术界普遍认为，赫梯人从巴比伦吸取了诸如雕刻技巧、手法和图形等技术和
风格，赫梯人圆筒印章的使用无疑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影响的结果。
两位亚述人的名字和他们在赫梯王国的活动情况亦见于赫梯文献。依亚－阿述尔很可能是一位

房产的所有人，根据记载他在赫梯人兹帕兰塔城雷雨之神的节日活动中负责提供各种用品②。另一
位亚述人达达－阿述尔也参予了赫梯人的一个节日活动③。
由于许多赫梯泥板文献残缺不全，还有一些出现在赫梯王国的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身份不明，如

国王穆尔什里二世时期的阿什普，但是，不管怎样，无论是巴比伦女子，还是来自巴比伦和亚述的具有
专门技能的书吏，医生，祭司，雕工和业主等，他们的到来至少相当一部分是赫梯国王请求的结果。他
们不是在赫梯王国游历，而是承担了具体的义务和职责。特别是一些书吏、医生、祭司和雕工在赫梯
王国成家立业，他们不仅仅带来了美索不达米亚人各个领域丰富的知识，还参与了赫梯人对美索不达
米亚文化的学习活动之中。这样，他们不仅是文化的传播者，而且也是赫梯文明的创造者。
除了土著哈梯人、鲁维人和帕莱克人，巴比伦人、亚述人以及胡里特人在数量上的确很可能并不

是大规模的，但是，无论是书吏，还是祭司、术士、医生、商人和雕工，都是印欧赫梯人所需要的，是印欧
赫梯人跨跃式迈进文明社会、壮大自身不可缺少的力量。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本民族的各类文献，
而且也融入赫梯人的生活之中，并使印欧赫梯人逐步掌握了他们的先进文化成果。这也就是我们为
什么在哈吐沙看到的是外来劳动者的存在和大量而又丰富的外来文化，而不单纯是某种外来语言文
献的几篇译本。

三　结　　论

总之，哈梯人很可能是赫梯王国在农耕、手工业生产和日常以及宗教习俗生活中一支重要的力
量。在印欧赫梯人对楔形文字的学习，对阿卡德语的掌握和运用，宗教观念的丰富以及医学知识和雕
刻技艺等领域的掌握和发展等方面，来自两河流域地区的各类专门人才起着重要作用。同样，赫梯文
明的胡里特化也与胡里特人在赫梯王室和宗教活动中的参与关系密切。鲁维人和帕莱克人也同样在
赫梯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各种角色。鲁维人的象形文字在赫梯王室内部的使用日趋显著，赫梯国王碑
文的出现表明，这个变化在赫梯帝国时期较之先前更是得到充分的发展。事实上，我们从赫梯国王对
周边民族专门人才的引进和对他们的态度以及赫梯文明中大量的外来文化成分中不难看出，由于印
欧赫梯人认识到他们所处的文明发展状况，认识到其他民族或者国家的人才及其参与能够对赫梯王
国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对内，印欧赫梯人容纳了文明化程度高于自己的哈梯人；对外，印欧赫梯人
不断引进自己所需要的各门类的专门人才，使他们在赫梯王国充分发挥所长，并通过他们在赫梯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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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政：《赫梯文明与外来文化》，第６３～６４页。详见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致巴比伦国王卡达什曼－恩里尔二世的信。

③　Ｈ．弗瑞当克：《博阿兹柯伊楔形文字文书》（Ｈ．Ｆｒｅｙｄａｎｋ，Ｋｅｉｌｓｃｈｒｉｆｔｕｒｋｕｎｄｅｎ　ａｕｓ　Ｂｏｇｈａｚｋｉ）第５１卷，柏林：学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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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和讲授，实现赫梯文明的发展和文明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从而在短短的三四百年间使印欧赫梯
人的国家从半游牧和半农耕阶段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众多外来文化成分和特点鲜明的文明古国。
我们认为，如果把赫梯文明的创造仅仅归功于印欧赫梯人，认为他们是赫梯文明的唯一的创造

者，或对此问题避而不谈，这样的认识既无助于全面了解赫梯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及其特点，也极
大地忽视了与印欧赫梯人交往甚密的那些哈梯人、鲁维人、帕莱克人、胡里特人以及美索不达米亚人
在赫梯王国所起的作用，没有认识到在早期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相
互影响不只是间接的，也是直接的，而且这种直接性也可通过外来劳动者的直接参与表现出来。如果
否认哈梯人、鲁维人等等在赫梯文明创造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那么，何以认识和评价他们在赫梯王
国各个劳动生产领域中的参与和实践活动？如果一方面承认赫梯文明是一种混合型文明，是几支文
化相互混合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却认为印欧赫梯人是这种文明的唯一创造者，那么，其他外来的具
有专业技能的人的参与和贡献又当作何评论？

赫梯文明的创造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印欧赫梯人，应当把印欧赫梯人看作是赫梯文明创造者中的
主体，但不是这个文明唯一的创造者。那些在居住并生活在赫梯王国的哈梯人、鲁维人、帕莱克人、胡
里特人、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参与和贡献，表明了他们也是赫梯文明创造者中的极其重要的力量。如果
仅仅依靠印欧赫梯人自身的力量寻求自我封闭式独立地实现文明化进程，那么，赫梯文明就很可能是
另一种景象了。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０７－１０
作者李政，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
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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